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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诗金：俄罗斯民族普世救赎独特使命的表达者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弥赛亚意识的思考
冯小庆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哈尔滨理工大学 ，哈尔滨150040）
提  要：在小说《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自己“美将拯救世界”的宗教理念，梅诗金公爵则成为作家理念的代言人。因此解读“正面美好人物”梅诗金公爵成为了广大学者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杂宗教哲学思想的首选角度。然而细读文本之后，笔者发现梅诗金公爵同时还是作家弥赛亚意识的表达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梅诗金公爵之口表达了自己对俄罗斯民族普世救赎独特使命的坚定信念。但是作家这样的一种观点在本质上与基督教精神是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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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外甥女索·亚·伊万诺娃的信中谈到《白痴》的创作，“小说的主要意图在于描绘一个真正美好的人，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美好的人得有范本，可是不论在俄国，或者在文化发达的欧洲，都还远远没有塑造出这个理想人物。世界上只有一个真正美好的人，这就是基督。”（陀思妥耶夫斯基 1993：191） 可见，在虔诚的基督徒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上帝之子基督舍己以拯救世人，他是真善美的统一，只有他的爱可以跨越一切障碍，消除一切罪孽。因此，作家以心目中的基督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具有基督式理想人格的形象——梅诗金公爵。
围绕着梅诗金公爵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其中大多数研究以他作为基督式美好人物为切入点，将其放置在宗教文化语境中，进而分析其所承载的作家希望用宗教和信仰来拯救肮脏和没落世界的理想；还有学者关注梅诗金公爵形象体现出的神性并阐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与神、神人和人神的思考。如此繁多的研究成果和资料让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来解读梅诗金公爵这一形象，但是在仔细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如下几句梅诗金的话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让哥伦布的那些渴得快要冒烟的伙伴们看看‘新大陆’的岸吧，让他们去发现金矿，去发现瞒着他们埋在地下的宝藏！向他们展示，将来也许唯有俄国的思想、俄国的上帝和基督才能使全人类面目一新、起死回生；到那时你们可以看到，一个多么强大而诚实、英明而温顺的巨人将出现在惊诧的世界面前，出现在惊诧而恐慌的世界面前，因为他们估计我们带给世界的只有剑和暴力，因为他们以自身为依据来设想我们肯定离不开野蛮。”（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a：566） 

梅诗金公爵将上帝和基督都称为是“俄国”的，并且认为只有俄国的思想和俄国的宗教才能拯救世界，这用普通的爱国主义热情恐怕是无法完美解释的，因为它已经超越了民族范畴，和普世救赎联系了起来。而承担救世荣耀重任的，在梅诗金看来，恰恰就是俄国。当然，梅诗金公爵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主人公一样，如果用此世的社会现实标准衡量和评价，都不是用正常思维可以理解的人，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一种哲学观念、宗教情怀和道德标准的代言人。梅诗金除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美能拯救世界”的宗教理想的体现者之外，还是作家弥赛亚意识的表达者。

“‘弥赛亚’一词译自希伯来名词Messiah，意思是‘受膏者’（the Anointed One），得自一种授职礼仪：德高望重的首领在业已选定的祭司、先知或君王额头上涂抹被奉为圣物的膏油，示意此人乃由神所选立，已具备了担任某种圣职的资格，其治理将得到神的护佑。”（梁工 2006：72）在《旧约》中，“弥赛亚成为‘未来由上帝派遣的尊贵者，将要拯救上帝的子民和世界，建立一个以和平、公义为特征的王国’”。（梁工 2006：76）当然，《旧约》中的弥赛亚观念与犹太民族企图摆脱桎梏，享有自由、荣耀与尊严，进入美好时代的愿望有关。而在《新约》中，耶稣为上帝之子，他是上帝选中要彰显其本质和荣耀的弥赛亚，作为救世主，他将牺牲自己，但并不是助犹太民族取得现世世界的统治权，而是拯救全人类，为全天下人建立一个超越世俗的天国，“其功绩不在于给人以直接可感的物质利益，而在于使人灵魂升华，与上帝真正和好；其存在形态不仅仅是肉身的和暂时的，更是属灵的和永恒的”。（梁工 2006：81）由此可见，在纯粹的基督教理念中弥赛亚观念超越了单一的民族界限，弥赛亚是全人类的救主，是具有普世性的。但在基督教传播以及世俗化的过程中，弥赛亚观念在被不同民族接受的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而谁将是救世主，谁能完成拯救全人类的重任就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宗教哲学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对弥赛亚的理解也被研究者所发现。别尔嘉耶夫就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俄罗斯民族提出了高于任何一个西方民族的使命，即普世的全宇宙意识——弥赛亚意识，俄罗斯民族的使命就是献身于拯救所有民族，拯救整个世界的事业。（别尔嘉耶夫 2008：108）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弥赛亚并没有做专门的论述，他的理解散见于其小说、散文和书信中。梅诗金公爵的那一段话足可以表达出，在作家的世界观中，俄罗斯民族将是那个能担任拯救众生重任的民族，它将作为上帝的选民，带领世界其他民族进入终极幸福之国。对俄罗斯民族充满自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民族是“神载”民族，它能够体现上帝的意志，它天生就是担负着普世的救赎使命的。《群魔》（又译《鬼》）中沙托夫说：“您可知道，今日环球惟有哪一个民族是‘神意的载体’，将以新上帝之名革新世界、拯救世界，惟有谁被赐予创造新生活、创造新文化的契机……您知道吗，这是哪一个民族，其称呼是什么？” “根据您的态度，我必须得出结论，而且还要尽快得出结论：这是俄罗斯民族……”（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b：226） 有学者研究表明，“沙托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 冯川 2002：172）而他的这一段自白无疑就是作家的心声。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上帝选择俄罗斯民族是基于它的优秀，对俄罗斯民族的崇拜和肯定在作家的创作中是与对西方和西方各民族的批判紧密相联的，可以说，作家用西方民族的没落突显了俄罗斯民族的光辉。对西方的抨击和讽刺是作家创作的一条线索，在《冬日所记夏天的印象》、《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撕下了西方世界资产者的面具，把他们自私、冷酷和虚伪的本质、道德的堕落以及良知的泯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欧洲文明，在作家眼中，只是私有者才赞成，“其目的在于维护他们的钱财”。（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5：250）西方国家的使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也是渺小和自私的，这里的“每一个民族活着只是为了自己和只顾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9：235）这样的民族以及这样的西方世界必将会是没落的。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方世界中个人精神世界的空虚、物质利益的追求、对理性思考的重视显然是不认同的，而他对西方天主教与世俗权力的勾结更是深恶痛绝，这一看法作家也是借梅诗金公爵之口表达出来的，“无神论所宣扬的只是虚无，而天主教走得更远：他们宣扬的是被歪曲了的基督，是被他们污蔑和败坏了名誉的基督，是基督的反面！他们宣扬的是反基督……教皇攫取了土地、凡间的王位，并且抓起剑来；从此一切都沿着这条路走，只是除了剑以外又加上谎言、诡计、欺骗、狂迷、迷信、邪恶；他们玩弄人民最神圣、最真挚、最淳朴、最炽热的感情，把一切都拿去换取金钱，换取肮脏的世俗权力。这难道不是反基督的邪说？！”（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a：563—564）对西方天主教的批判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土壤”派理论的一个基础。

在梅诗金公爵慷慨激昂地否认天主教的演说之后，其中一位听众伊万·彼得洛维奇指出：“这位年轻人是个斯拉夫主义者或有类似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a：574）此话提示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土壤派的理论与斯拉夫派思想是难以分割的。斯拉夫派看重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认为它是一个独立、高傲、自强的民族，它不同于其他民族，是一个负有伟大使命的民族。而对民族优越性的肯定是与其对宗教信仰的迷恋有关的。斯拉夫派将宗教和社会、历史发展相联系，认为宗教，尤其是东正教不仅是俄国未来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团结和联合世界各民族的力量源泉，尽管他们也接受理性和科学，可是这些在民族生活以及历史发展中只起次要和辅助作用。而“各民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是另一种力量，驾驭一切、主导一切的力量，然而这种力量是不可知的，是无法解释的。这种力量不倦地希望到达终点，同时又否定终点。这是不断地肯定自己的存在而否认死亡的力量。它是生命的精髓”。（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b：229）这种力量显然就是神秘主义的、无法言说和探究的宗教力量。在斯拉夫主义者看来，西方世界的种种衰落都源自于他们对基督教的歪曲和错误理解，因而天主教是致使西方精神、道德堕落的根本所在。“天主教既然向全世界宣告，基督没有人间王国便无法在地上立足，它就是在宣扬反基督，从而危害了整个西方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b：228） 而俄罗斯民族由于对正教不懈的坚持和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就成为了最能体现上帝意志的民族，因而也就成为了具有理解神意能力的独有民族。这样的一种逻辑，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俄罗斯是“载神”民族的出发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中，俄罗斯民族是独特的，作家将这种独特性和上帝选民与神性相连，从而使这种独特性因为它所具有的神性以及拯救全人类的弥赛亚重任而更显与众不同，这正如沙托夫所说，“我把民族上升为上帝。而且什么时候不这样呢？民族是上帝的载体。”（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b：230）有学者指出，“把民族性提升到神性的高度，用神性来说明民族的特殊性质和特殊使命，这是斯拉夫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他们手里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刘文飞 2006：297）

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一个民族如果想要长久地生存下去，就一定要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仅有它一个民族身上蕴涵着拯救世界的使命；它就是为这个使命而生的，它会领导世界的其他民族步调一致地走向世界大一统。作家认定，只有俄罗斯才会是不朽的民族，它是为全世界服务的，只有俄罗斯民族才能肩负起人类统一的伟大世界使命。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俄罗斯灵魂，俄罗斯人民的天才，也许是所有民族中最能胜任将全人类联合、兄弟般爱的思想融合在自己身上的民族”。（别尔嘉耶夫 2008：109）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以自己是俄国人而自豪，他觉得，“对于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来说，欧洲和全体伟大的阿利安民族的命运，就像俄国本身，就像自己祖国的命运一样宝贵，因为我们的命运也就是世界性”。（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9：311）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俄罗斯民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无疑是拯救世界的弥赛亚，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重视俄罗斯在世界民族之林的首要和独有地位。“一个民族如果不相信惟有他们（正是他们,而且惟有他们）才拥有真理，如果不相信只有他们才有能力、有使命以自己的真理使一切人复活、得救，那么这个民族就会立即变为人种学的材料，而不称其为伟大的民族。”（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b：231）作家笔下沙托夫的一席话最能概括出作家的这种心理：“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生活中扮演次要角色，甚至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那独一无二的角色，要是丧失这种信念，那就不称其为民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b：231）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民族的伟大性是坚信不疑的：俄罗斯有自己的上帝，这个上帝仅仅是俄罗斯的，他也是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也是不为其他民族所拥有的，一旦“上帝开始成为共同的，那就是民族消亡的征兆。”（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b：230） 尽管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上帝，但俄罗斯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民族能够是“上帝的载体”。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分地提升了俄罗斯民族的地位，将其放置在一个其他民族无法企及的高度，从而可以用俯视的目光看待世界，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世界民族的“领头羊”。作家肯定，俄罗斯天生拥有最高的精神境界和宗教真理，在他眼中其他的民族就是未被上帝选中的低等民族。作家在1860年纪念普希金的讲话中就强调地指明，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完美的民族，它将带领其他的民族寻求全人类的真理，并号召全人类和解，它具有的宇宙主义精神以及独有的领悟上帝启示的能力，在人类进入到世界末日时，将带领全人类进入千禧年，使人类得到普遍拯救后进入上帝之国，与上帝共融，从而最终获得人类存在的终极目的和意义。谢·布尔加科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弥赛亚观的实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民族的信仰几乎是一种宗教信仰，和末日论观念相联系的这种信仰是他的宣讲的及其重要的核心。这种信仰有时会使他陷入民族主义的诱惑”。（索洛维约夫 2009：373）
在纯粹的基督教理念中，弥赛亚意识应该是超民族主义的，上帝是所有民族的上帝，上帝面前人的灵魂是平等的，没有卑劣和高尚之分。别尔嘉耶夫说得好，“基督是为所有民族而降临的，一切民族在基督教意识的审判面前都拥有自己的命运和遭际。基督教并不允许民族的特殊性和民族的自豪感，它指斥那种以为我的民族是高于一切民族，是唯一的宗教民族意识。”（别尔嘉耶夫 1999a：18）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认为，尽管一切其他民族也有自己的使命和自己的尘世目标，但是，只有一个民族才可能被上帝选中，因而负有弥赛亚重任的民族也就是独一无二的，而俄罗斯民族正在替代其他所有的衰落民族，其使命意识是浇铸在每个俄罗斯灵魂中的，是天生且牢固的。其实，认为俄罗斯是唯一弥赛亚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很多，Е. Н. 特鲁别茨科伊就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他们当中民族弥赛亚观念的一个典型表现者。（Е. Н. Трубецкой） 就连赞成不应该将民族主义与弥赛亚混淆的别尔嘉耶夫，在内心深处也是深信俄罗斯民族是弥赛亚民族的，他表示,“在即将来临的世界性时代中，俄罗斯负有向世界说出新词的使命，如同拉丁世界和日耳曼世界说过的一样。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种族应该发掘自己的精神潜力，展示自己的先知精神。斯拉夫种族正在替代那些曾经发生过作用，而今已在衰落的种族；这是未来之种族。一切伟大的民族都贯穿着使命意识。”（别尔嘉耶夫 1999a：19） 

Е. Н. 特鲁别茨科伊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关于俄罗斯民族是唯一弥赛亚的观点。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上帝的光辉，每个民族都是与弥赛亚接近的，因此，尽管民族不同，但是他们却拥有相同的使命。上帝用一种思想和一种精神将世界民族团结起来。Е.Н. 特鲁别茨科伊认为使徒保罗用树喻人、用树根喻上帝和用树枝喻世界各民族很恰当地描绘出了正统宗教中的人、基督教和民族的关系。只认为上帝是俄罗斯民族独有的，无异于一个树枝企图代替其他所有树枝并且霸占整个树根。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Е.Н. 特鲁别茨科伊看来正好就是要用俄罗斯一根树枝遮蔽其他所有树枝，以突显俄罗斯民族和上帝的亲密关系，但是这也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的幻想而已。（Е.Н. Трубецкой） 基督教的真正的弥赛亚观是超民族的，同样，也只有超民族的弥赛亚才更接近纯粹的基督教精神，可见，弥赛亚观的根本前提是各民族平等，根本不存在一个可以超越各民族，能够走在最前边传达上帝启示的民族，况且，在《旧约》中犹太民族的确曾是上帝选中的民族，但是他们忘记了与上帝的契约，他们的选民资格已经被废除，而《新约》中上帝的选民就再也不存在了，上帝也没有再立选民，因而上帝面前各个民族是平等共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是弥赛亚民族在一定程度上与基督教精神是不相符合的。

综上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梅诗金公爵的口表达出了自己的弥赛亚意识，这样，梅诗金公爵突破了以前“没用的正面完美人物”形象框架，从而变得更丰富和生动。当然，除此之外，沙托夫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作家的代言人，将作家的弥赛亚观念和民族意识毫无束缚地痛快讲出来。索洛维约夫曾分析指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心理：“我们的民族是所有民族中最优秀的民族，因为它负有这样的使命：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征服所有其他民族，或至少在它们之中占据首位”。（索洛维约夫 2002：122）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样一种正常的民族心理和宗教信仰相联系，赋予俄罗斯民族拯救全世界的弥赛亚使命，从而将俄罗斯民族推向了更高的精神信仰层面，使其拥有了最高的精神文化意义。作家认为俄罗斯民族充满了上帝启示的预感和能力，它是全人类性的，是可以承担起普世救赎的重任的，是可以带领其他民族找到上帝之城的。但在基督教正统思想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法是有悖宗教精神的，他将民族性过高地提升，在本质上已经脱离了弥赛亚使命，这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评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过于把自己与俄罗斯政权的挑衅性连接在一起了。斯拉夫主义者甚至在该词的严格意义上都不能被称为弥赛亚主义者，他们更可能是民族主义者。”（别尔嘉耶夫 1999b：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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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hkin: Expresser of Unique Mission of Russian Nation’ Messiah
—— On Dostoevsky's Messiah
FENG Xiao-qi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40)

Abstract:  In The Idiot, Dostoevsky expressed his religious belief “beauty will rescue the world” with duke Myshkin as the spokesperson. So, analyzing the positive fine character, duke Myshkin, becomes the first choice of most researchers on Dostoevsky' complex religious philosophy. After reperusing the novel, the author discovers that duke Myshkin is also the expresser of Dostoevsky' Messiah idea, namely the idea of the unique mission of Russian Nation' Messiah, but this standpoint does not conform to Christianity spirit in 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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